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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音乐】也许我们先来问一两个问题。好的。他有问题吗？这位女士想问什么问题？你后面有人要问吗？嗯，我觉得下午的课程会讲到，但是"宁"这个词——你解释说它是最殊胜的一种心的状态。嗯，我有点好奇，因为这个词跟韩语里表示慈悲的词"자비"有很多不同的含义。所以我想了解一下，这种最殊胜的心的状态究竟是什么。好的。这个问题……我想今天下午大概整个下午都会用来讲这个，毕竟这是观自在的陀尼，而观自在就是慈悲的化身。

    好，抱歉。嗯，您之前谈到了解构。说心想要去解构，而心的情感那一面更愿意顺着感受走。那么，在谈到解构的时候，您怎么防止自己掉进虚无主义的陷阱？

    嗯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尤其是当我们谈到空性的时候——这是个很重要、也相当难讲的话题。我不太想再次引用这个人，但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对你们有帮助——我，不，我说"不太想"是因为……其实说实话我也有点喜欢他。这个人叫奥修。他说，佛教的"不"是一种非常特别的"不"，因为佛教的"不"里面有一百个"是"。

    你们知道《心经》翻译成韩语的版本吧。其实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应该讨论一下。当我们说"无眼"，韩语里"无"这个字怎么说？中文是"无"、"没有"。韩语是"없다"（opta）。"없다"是什么意思？它不存在。它不存在。对，这个很难讲清楚。你看，藏语里的"མེད"（mé）是个简写，但"མིན"（min）其实更麻烦，更难……韩语怎么翻译这个呢？好，在"空"这个字里面，它有没有同时包含"是"和"否"两个意思的味道？空是一种特性，是吗？这有点帮助，不过这个"特性"还是挺难翻的。

    好，简短的答案是：当我们谈解构的时候，解构本身也需要被解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，向佛陀顶礼——他是没有见地的那位。对，你可以说"无见之见"。所以……对，就是这样。"空"这个词——"无眼"里的"无"，这个"无"字真的是需要好好解释的。

    所以当你为学生讲解《心经》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——我们读经文时有四个角度来看待它：色即是空。好，暂且假设我们理解了这一句。第二句：空即是色——这句话我们需要格外留意，因为正是这句话能把你从虚无主义里救出来。

    "不存在"这个概念，不应该理解成：某个东西以前存在，现在不存在了。不应该是这样理解。我需要跟你们分享这一点，这挺重要的。嗯，这就是为什么——如果你去跟一位中观论师谈，其实所有大乘学者和有成就的修行者都是如此——如果你告诉他：万物从因缘而生。好，万物从因缘而生——对于一位深入修持中观的行者和学者，尤其是修行者而言，这句话在他耳朵里，就等同于"什么都没有生起"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很有意思。对，缘起即等同于不生。我们交替使用这两个表达，根据不同的目的来选用不同的说法。大致上可以说，"缘起"更像是灰姑娘那一面——引子、铺垫；"不生"则更直接、更指向核心。

    你们看，今天早上你们进来的时候，如果我坐在这个……这个东西上——它已经显现了，但现在我把它当桌子用，那它作为桌子也已经显现了——道理是一样的。佛教徒就是这样思考的。当所有因缘条件聚合在一起，某个东西就奇迹般地、幻化般地显现出来了——问题就出在你以为那是真实的。

    如果说真的有"生起"这回事，好，记得我说过缘起等同于不生——如果真的有"生起"，那这个法座就应该从我屁股里生出来。你能理解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我没有坐在上面，你永远不会以为这是一个法座。正是因为我坐在上面，也帮助你产生了这个现象："啊，那是个法座。好奇怪的法座。"他们会这样想。好。

   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。你说完了吗？嗯，讲完了。好。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陀尼的第一个要素，第一个特质。我就用英文里"慈悲"这个词，因为现在一时间我也没有更简短的词可以用。好，这里有三个面向，慈悲的三个面向。第一个是"普通的"慈悲——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慈悲，是这样运作的：你看到某个人在受苦，在痛，我们说的苦，就是比如……比如死亡、老去、生病，比如没有钱、没有权势的人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生起同理心。好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。如果你们想之后再深入讨论，我们可以聊。

    现在第二种慈悲是佛教独有的，第三种是大乘独有的，而且你需要同时拥有这三种，缺一不可，否则就不是摩诃卡鲁那——大悲。嗯，好，让我先把三种都讲完。所谓第二种"慈悲"——我在这里很不情愿地使用"慈悲"这个词——第二种，是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受时间支配，一切都是有为法。你能感受到差别吗？第一种那个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数码世界里——你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用表情包，对吗，各种情绪表达——第一种，你可以配上泪珠表情，"哦，呜呜呜"，诸如此类。第二种，你没法配表情包。你根本设计不出一个表情来代表第二种慈悲。基本上就是：知道一切都受时间支配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。好？

    所以你和我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去参加葬礼，会说："哦，好悲哀，外公走了，孩子走了。"懂吧？但你和我，你和我不会去参加婚礼或者生日派对，然后说："哦，好悲哀。"就算我们这样做，人家可能会打你。这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在开派对，大家都欢天喜地，结果这家伙坐在那里愁眉苦脸、心事重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    但一个修行者，包括阿罗汉，无论是去葬礼还是婚礼，他看到的是因缘条件的游戏在上演，变化每分每秒都在发生。那就是……不知道怎么说……基本上就是：知晓变化，知晓依存性。整个婚礼的排场，整个生日的庆典，整个一切的庆典，都是一种依他起的现象——依他而起的现象。你知道"依他"意味着什么吗？依他，就是独立的反面，意思是：很糟糕。这是最糟糕的、最悲哀的事，不是吗？你是依赖他者的。你是个奴隶。你失去了掌控。你不是自己的主人。

    理论上来说，我的意思是，阿罗汉可能会同时向葬礼和婚礼发一张慰问卡。嗯，比如隔壁有人死了——"哦，有人死了。"隔壁有人在生孩子——"哦，哇，天哪，又来了一个，来到这个依存的世界里了。"对于阿罗汉来说，两件事同样都是坏心情的来源。

    好，现在第三种慈悲是大乘独有的。那种慈悲所对应的，你知道第一种慈悲是针对正在受苦的人，第二种慈悲是针对——知道无常、知道依因缘而起但却不了知这一点的存在——而第三种，基本上是针对一切幻化的现象。你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，才是完整的大悲。即使佛陀以外的存在，甚至连十地菩萨，都是第三种慈悲的所缘对象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像佛陀那样完全彻底地了悟一切如幻。

    好，我之前在午餐前跟你们谈到政治正确、罪恶感之类的东西。请把那些带入这个语境来理解。我们说的第一种慈悲，是很多其他宗教都有的。第二和第三种，是佛教独有的。如果你没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，佛教徒会认为，第一种慈悲其实是痛苦的来源。而且第一种慈悲里还带着很强的道德优越感——那个可怜的、悲惨的众生是被悲悯的对象，而我是具有慈悲心的人，是更高的存在。等你到达第三种慈悲的时候，既没有悲悯的对象，也没有具有慈悲的主体。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层次，我真不知道怎么……大概我们应该讨论一下，让你们能理解。我觉得，对我来说逐字逐句过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我们应该讨论一些更重要的点，而这个肯定是其中之一。

    嗯，好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。大乘佛法的人总是说，我们应该对一切众生生起慈悲。这个"一切"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没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，你会很难理解"一切"是什么意思。但如果你理解了第三种慈悲，你就会意识到，根本没有什么"一切"，也没有什么"少数"。所以菩萨从来不感到负担沉重。"天哪，我要对一切众生生起慈悲，但我连对我自己的丈夫、妻子、朋友都做不到，怎么可能对一切众生？"听起来"一切"是多么沉重、多么大、多么无穷无尽。佛教徒不会有这种感觉。

    好，我让你们来问问题。如果问题是关于慈悲的，这三个层次会帮助进一步讨论。但请随意提问，什么都可以问。

    谢谢仁波切。正如您刚才提到的，第二种慈悲是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、受时间支配、受因缘支配的。所以这已经意味着一切并非真实存在，一切就像梦与幻象。那么第二种和第三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

    我们这里触及的是非常微细的点。在第二种里，当你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时候，你仍然在断言——有某个东西是无常的。所以里面还有一点点灰姑娘的味道，因为还有某个东西需要去"无常"。到了第三种慈悲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常。你说"无常"是什么意思？你说"常"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分别根本不存在了。第二种当我们谈因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在谈因、缘、果的逻辑。在第三种里——无因、无缘、无果、无眼、无鼻、无生、无死、无老、无觉。

    我这样理解对吗——第三种真正的意思是，一切并非真实存在，所以不需要执著、不需要恐惧、不需要期待，于是也没有负担了？基本上第三种就是空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乘佛法里，空性和慈悲——摩诃卡鲁那——是合一的。陀尼里就有这个，摩诃卡鲁那——大悲。好，"慈悲"这个词我真的不太喜欢，但还是先用着——是的，完全一样的。非常感谢。

    还有问题吗？有四种无量心：慈、悲、还有平等心——第四种，平等心和第三种慈悲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    非常相似，非常非常相似。但是，当我们讲四无量心的时候，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。如果用最高的方式来讲，第四种平等心和第三种慈悲是一样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平等，可能理解为人人平等——但那还不是这里完整的含义。

    顺便提一下，请记住兔子——你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它有帮助了，因为当你念诵这个陀罗尼的时候，这三个……因为这个陀罗尼是精髓，精髓之一就是这个慈悲。好，我再接受一个问题。好。好，请。是的，有人需要翻译这个。是的，你可以说。说吧，说吧。好。你能翻译吗？也许他来翻译。你就在那边说就好。没关系。她想问关于觉醒的问题。她说佛陀有这个觉醒，而根据这个说法，觉醒本身也是依缘而生的。

    不，那不是依缘的。那个我们称之为无学道的阶段。如果你问——好，这是个假设——如果你问佛陀：好，假设有人证悟了，假设是早先的某位佛陀，然后说：哇，欢迎啊，你终于做到了。但所有这些假设，从佛陀的角度来看全都是错的，因为他或她从来就没有被染污过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"觉醒"这回事。他们不会有那种感觉：哦，好久以前我还在迷惑的时候，我喜欢读村上春树，现在我证悟了，我会在一瞬间把村上春树全读完。他们没有这种经历。但这一点很重要，你需要知道。不过，如果佛陀有弟子，这位佛陀有所谓的弟子，那佛陀会说："是的，我当有情众生的时候，我也读过村上春树。你还记得灰姑娘吗？"灰姑娘。这里发生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  好，在我们休息之前，我要讲一下观世音菩萨，因为现在正是时候。好。那么，这位观世音是谁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也知道——十一，什么，十一张脸、一千只手臂、一千只眼睛，诸如此类。然后我不知道，但是在韩国有没有？有的吗？是的，当然有。真的吗？哦，好。所以有时候他是她……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有这样一个形象，叫做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。哇。谁是韩国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？安德烈·金。真的吗？他已经去世了。但我们应该请他来为千手设计一件衬衫。

    好，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这个。像你们我这样的人，我们只能用语言来思考，从语言开始思考。尽管我们的语言是如此有限，如此有限，而且几乎所有我们的语言都是模糊的，但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凑合着过，因为我们有一种"不成功的误解"。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理解彼此，因为我们只是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不成功的误解。不管怎样，非常有限，非常有限。我们的语言非常有限。但我们凑合着过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你知道，猫就有两个元音，它们也能凑合着过。它们可以说话，你知道，想说多少说多少。在它们彼此之间，它们可以沟通。好。

    我们首先依赖的是语言。我们依赖语言。然后我们也依赖符号。比如，一旦我们要提到唐纳德·特朗普，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头桃色的头发。我们依赖符号，然后我们更多地依赖其他东西，比如——你知道，两只手臂是可以接受的，一千只手臂……我觉得你不会邀请千手来参加你女朋友的生日派对，如果她不是佛教徒的话，你不会邀请他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依赖符号。所以在整个传统中，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符号形象。就像我说的，在印度，观世音通常是男性的形象。是的。但观世音真正是什么？就是这三种慈悲。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你们应该把它划下来。这意味着，其实你现在就可以体验到部分的观世音菩萨——如果你走出这个房间，看到某个真正在受苦的人，如果你感到同情，那里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体验。好，但因为这三种是如此重要的究竟智慧与方便法门，我们需要修习它。我们需要，因为通过修习这个慈悲，你就受到各种苦难的保护。你成为如意宝珠。你成为一切有情众生的救护者。好。

   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修习它？如果你具有上等根器，你所做的就是直接修习这三种慈悲。如果你的根器没有那么上等，那你就依靠陀罗尼、观想、形象、符号等等。好。所以我只是想把陀罗尼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切联系起来。好，我们休息十五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多讲一讲这三种慈悲。我也让你们提问，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。

    代表来自中国的娄女士，她想知道：如果她发愿往生净土，然后再回到轮回世界，这算不算大悲？

    哦，当然算，当然算。就像这样——如果你因为非常充分的理由而信任一个人，那很好。但如果你信任某人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理性依据，只是因为你有这个福报，而这个你盲目信任的人又真的真的很好，那也很好。这在大乘教法中是有的。就像你给一个乞丐布施，某个真的没有东西吃的人，你给他。但在这个乞丐旁边，有一位佛陀或菩萨，他什么都不缺。但你仍然决定给菩萨更好的，因为这位菩萨能做很多事情，而你能积累很多功德。

    净土宗在韩国修行的人不多，对吗？好，净土宗非常重要。就像我自己，我是被培养成……我是被培养或训练成一个逻辑学家，这有它好的一面，但它只能带你走到某个地方，仅此而已。所以，因为这是相关的，我想说这个：我们很多人不够精进，偶尔，也许有时候你会想读一部经或者打坐一个小时，仅此而已。而且我们很多人也不那么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我们喜欢胡闹，你懂的。你们有麻将吗？类似的东西。你们叫什么？我们叫鬼牌……鬼。哦，对，你知道，我们很多人沉迷于那种东西。然后我们很多人想吃螃蟹或鸡腿，我不知道。很多人想喝酒，随便什么。

   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在所有经典里，没有一句话是佛陀说做这些事情的人就被排斥在外的。一句都没有。如果你对佛、法、僧——比如阿弥陀佛——有信心，你也许永远都不打坐，永远不去寺庙，永远不念这个陀罗尼。但无论如何，结束轮回是必然的。结束轮回是必然的。这也许不会马上发生，但它是必然的。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。我觉得很多时候佛教徒倾向于认为：哦，要做一个佛教徒，你需要放弃一切，去山洞里，剃光头发——完全错误。他（指佛陀）从来没有剃光头发，从来没有去过山洞，他住的是宫殿。你最多只有一套公寓，而他住的是宫殿。我真的想强调这一点。

    还有更多问题吗？我一直在修持念诵这个大陀罗尼相当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确实感受到一种皈依感，或者说是在呼唤驻于我内心或从空性中显现的观世音菩萨。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喜悦或某种被净化的感觉，但我找不到那把……你称之为信心或虔诚的钥匙。您能建议一种找到这把钥匙的方式吗？

    我给你钥匙。你应该一直想着你没有那个东西。那就是你的钥匙。我是认真的。你永远不应该对你所拥有的感到满足。你的灵性之心就像食物一样。也许你应该真的适度一点，不要吃太多；对于购物之类的事情，适度可能是好的，因为没有地方放东西嘛。但人永远不应该认为：哦，我已经有足够的虔诚心了。另一把钥匙是：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而做。我觉得即使这是假的、刻意造作的，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也真的很有帮助。

    好，让我们回到三种慈悲。回应你的问题—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第三种慈悲在智识层面上，是的，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，可以有一点点理解，但要真正证悟这个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有一个……怎么说呢，我们叫它"方便"，技巧。你需要技巧。如果你有技巧，事情就能更容易、更安全、更节省力气地完成。而证悟第三种慈悲的技巧——甚至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——就是训练我们的心：我们做这些伟大的事情，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。

    你看，"一切有情众生"这个概念，这种概念能引领你走向不二，因为通常我们的慈悲只关注那些贫困的人，那些比我们处境更差的人，或者说那些处于糟糕处境中的人。所以已经有了一种判断，有了分别。如果你说要对那些在非洲因饥饿而死亡的孩子们生起慈悲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如果有人说你应该对比尔·盖茨生起慈悲，大多数人就不太能理解了——会有一种感觉：哦，他不需要我的慈悲，他过得很好嘛。这种分别心增加了二元对立，而二元对立正是证悟第三种慈悲的障碍——对一切有情众生，每一个众生。

    这顺带说一句是心的训练，当然一开始是非常刻意造作的——学什么都是这样的，你学语言的时候也是，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模仿你妈妈说的任何东西，就这样慢慢慢慢地，然后习惯就养成了，然后第三种慈悲就实现了。

    好，提醒一下，梵天王问了那个问题，是因为他对这个陀罗尼印象极深，他问这个陀罗尼的精髓是什么，观世音菩萨给出了九个精髓要素，而我们只讲了第一个。我是说还没有完全讲完，我们仍然还在讨论第一个。

    第三种慈悲是超越主客体的慈悲。当然，就目前而言，这可能只是在智识层面上我们能够理解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没有主客体的慈悲是如何运作的——它是如何毫不费力地运作的，没有行为者，没有动作——我觉得……中国人有没有，我不知道韩国有没有……我记得中文里有个词，我忘了怎么念了……中国人喜欢道家哲学，比如他们有"无为而为"的概念，对吗？无为。是的。韩国有类似的东西吗？我们有道教，人们对老子很熟悉。好。

    所以这个"无为而为"，这是你现在就可以修习的，而不是等你变得更好之后才能修习的。我敢肯定你们还有一种习惯，认为慈悲一定涉及某种悲伤，某种眼泪，某种对某人感到遗憾的感觉。你是在以非常幼稚的方式理解慈悲。别说第三种慈悲了，就算是第二种慈悲，具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的那种存在，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。

    感到遗憾是非常有限的。感到遗憾，对某人感到遗憾，这非常有限。但当然，你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这个。对某人感到遗憾，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。这已经很好了。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个。但你还可以做更多。尤其是在第三种。你做什么？什么都不做。第三种就像是什么都不做。让我稍微展开说一下。

    好，稍微展开一下。好，回到这个问题：佛教徒想要的或追求的是什么——觉醒的境界，对吗？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觉醒？因为我们有迷惑。为什么我们有迷惑？因为迷惑就像手机和电池，你需要充电。我们一直在给我们的迷惑充电。我们怎么充电？一直分心。就这样。我是什么意思？我说"一直分心"是什么意思？一直在做点什么。所以有点像这样：我们的散乱每次被你戳一下就会充电，不管你是从正面戳还是从负面戳，它都会充电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不去戳它。让它自己待着。不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让它自己待着。电池就会……

    慢慢慢慢地消退。你的迷妄会越来越弱。我是说，佛教修行里确实有很多"什么都不做"的方法，比如打坐，你知道，冥想，就坐在那儿，坐在禅修的姿势里。你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，就少戳一下。我跟你们讲这些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白：观世音的境界，现在、此刻、2017年就可以达到，不是什么神秘的、神话里的、遥不可及的东西。明天我会讲其他的方面。但简单说一下，观世音也说过，当你念诵这个陀罗尼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护佑就会降临。你念诵这个陀罗尼，月光菩萨会永远照耀你，日光菩萨会永远照耀你，我——千眼观世音——会以千眼凝视着你。如此种种。各种疾病和障碍都可以得到净除。所以这个陀罗尼的功德利益有一长串。也有一串这个陀罗尼的名号与称谓，是佛陀亲口告诉阿难陀的。然后一遍又一遍，佛陀亲自确认：这个陀罗尼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的，因此修持这个陀罗尼的行者，必须以各种方式来修持。比如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只是安住于当下，只是不散乱。即使你没有唱诵，没有念诵陀罗尼，那本身就是修持陀罗尼的精髓所在。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这种方式、或者没有能力以这种方式修持的人，这里还有一长串仪轨。仪轨非常重要。你知道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正在失去对仪轨的理解与重视。关于这个我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我想……你知道，大概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不过举个例子，像日本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仪轨，比如茶道，比如插花，还有整套的哲学——我不知道在韩国怎么称呼，在日本叫"侘寂"，有这个词吗？侘寂？我也不太清楚侘寂到底是什么，我只是跟一些禅师聊过，有一点点感觉，但你能看出来，侘寂其实是从佛教智慧里来的。好。基本上，侘寂是一种在不完美中见到美、在短暂事物中见到美的东西——比如樱花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短暂，只开一个星期左右。如果它一年到头都开着，你知道，没人会特意跑去拍照的。嗯。所以懂得欣赏……而且有很多，你知道，不完美本身变成了一种艺术。这一切都源自佛教智慧，但现在全被像三宅一生这样的人用时尚潮流的面目遮掩住了，把佛教智慧完全丢失了——更糟糕的是，他们从来不给佛陀的教法任何功劳。嗯。是的。所以仪轨是重要的，那些希望透过仪轨来修持的，尽管去做——去一座山峰，凌晨四点起床，沐浴，穿上这种美丽的韩国……我不知道叫什么，男女都有的那种非常美丽的服装，聆听山间的寂静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敲一两下那种大的韩鼓，然后想：我想见到菩萨，点上一些乳香，生一小堆火，念诵这个陀罗尼二十一遍，对着乳香吹气，你知道，一切都充满仪式感，充满美感，充满庄严感，然后把它燃烧掉。当烟雾升起，望着云朵，望着山峦，望着黎明。这时候，太阳大概已经快升起来了，因为仪轨挺长的，二十一遍陀罗尼嘛。然后满怀信心地认定：这就是菩萨的示现。结束你的仪轨，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然后回到城市，只字不提你所做的一切，连一丝痕迹都不留——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美，不谈论它，也同样非常非常美。当然，从道琼斯指数和华尔街的角度来看，你完全浪费了宝贵的四个小时——你应该盯着市场，买进这只股票，卖出那只股票，你应该那样做的。但我们假设你是一个对"有用"有着不同定义的人。这只是我从这里提取的一个仪轨而已。今天早上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如何降伏僵尸的仪轨。在江南有很多僵尸。有些僵尸甚至还做了整容手术。好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，今晚我们就到这里。

  